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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内部交流资料，属于非法出版物吗？10 月 25 日，
非正式出版文献的法律定位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法律界人
士针对 10 月 31 日开庭的“杨玉圣诉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
案”进行了讨论。

由于我国特殊的书号管理出版机制，形成了事实上的两种书
刊出版渠道。主渠道即通过出版社、获得书号的公开出版物；第二
渠道，即非公开出版物或称非正式出版物，则是没有书号的印刷
品，但这种非正式出版物或者非公开出版物，并不等于“非法出版
物”，两者绝对不能混同。

在学术界，有大量内部交流资料性质的非公开出版物。这些内部
交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交流、研究和收藏价值。国家图书馆对
此加以收藏、向读者开放阅览，是我国纸媒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
“中文非正式出版文献”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有关印刷品的

一种界定，亦称“灰色文献”，多为内部交流资料。其特征是无书
号、无内部准印证号、非泄密、非卖品。对于此类文献，从法律上如
何定位，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为《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
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主编之一，因
内容涉及他人利益，经举报后被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定性为
非法出版物，并处罚金一万元。杨玉圣不服该行政处罚，故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新强教授认为，北京市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总队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存在对《出版管
理条例》的错误理解。涉案文集属只用于内部交流的信息资料，非
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故不应作出上述判决。此外，我国法律并
未对“出版”作出明确定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指出，如将《备忘录》界定为非法出
版物，寺庙中的佛经、学校中的学生守则等，皆属“非法出版物”。
公民个人因为各种需求，也有各种印刷品和电子制品的制作和散
发。至于个人的诗集、文集等，在采取免费赠送的情况下，国家机
构也不能干涉。

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8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
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为非法
出版物作了界定，应为判断一本书是否为“非法出版物”的唯一标
准。会议中，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非正式出版物不该与非法出版
物画上等号。

“非正式出版物”非法吗
姻本报记者刘畅

王石给人的印象，有时熟悉，有时陌生。
熟悉的王石，是停留在商业史里的那个人。当

过兵的高干子弟、玉米贩子、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
倒爷、体制改革的风云人物、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
司万科的创始人，及一大堆荣誉职务。他还是深圳
最早的建设者，1979年，王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罗湖做一名给排水技术员。

十多年来的地产热潮中，人们还从商业的角
度熟悉着王石和他的万科。比如在 1998年 1月，
王石和朱镕基的那次对谈，被无数人写进文章或
书里，作为中国房地产浪潮的起点。通过追溯，人
们又发现，通过股份制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万科
成为了中国首批上市公司，000002的股票代码成
为了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再比如，作为一本企业内
刊的万科周刊，不仅成为了最好的地产杂志，还成
为了万科的“黄埔军校”，不少地区总经理一级的
管理者，都是从这份杂志走出去的。

王石还是个活在管理学读物里的人，中国的
商业文化就是这样，习惯把企业家与企业紧密相
连，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机场书店的管理学架子
上看到，一本本印着王石头像的书摆在那里，脑袋
边上印着“学管理”一类的字体。

陌生的那个王石，处境有一点奇怪。他的所
作所为同样为人熟知，同时又不被理解。他频繁
地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但是又因为这些不被
人理解的动作，他不符合人们心里所想，不去做
那些“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事，偏偏出离人们
熟悉的王石。

这样的例子当然不少。比如说，对房地产市场
的那一次“拐点论”的预言，让看涨的声音嘲笑不
已；再比如说，人们意外地发现，这个人突然从万
科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又被解读为禅权让位；
退下来的王石每天忙着登山、滑雪，一度被打上不
务正业的标签；以企业家的身份为摩托罗拉拍广
告，同样引起人们的一阵惊叹；在 60岁的年纪去
哈佛游学以及近些天的娱乐八卦。

这种情形有点像是石膏雕塑，每当石膏将凝、
形象快要固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动作一番，不断刷
新着人们对他的认识。

王石脚步不停地行进在熟悉、陌生两条线之
间，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人们也因此越来越难读
懂这位企业家、登山爱好者、学者、哈佛学生或是
其他身份的王石。而在最近的三年里，有人寸步不
离地拍下了他的生活。最后又将载体转换，把影像
变成这本《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就一个
人而言，日常生活平淡琐碎。但如果想要读懂一个
人，那么，日常生活则是最理想的途径。它丰富、宽
广，同时激动人心。

俗话说，五十知天命，王石已经 61岁了，对于
年过花甲的这样一个人，他的叙述，大概是可以引
领外人走入自己心灵森林深处，共同体会自己生
活中的进与退的。

只要春天还听得到鸟叫，我们就应该
感谢卡森。这句话或许有点儿夸张，但今
天应该没人会否认，现代环境运动的肇
始，当以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寂静的春天》
问世为标志。而这部给世界带来极大震撼
的警世之作，恰恰因鸟儿的遭遇而促发。

1958年 1月，出版过几部海洋科普读
物并颇有些声名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
（1907~1964），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住在
鸟类保护区里的熟人、报纸编辑奥尔佳·
欧文斯·哈金斯的来信，获悉滴滴涕
（DDT）已造成保护区内的鸟类濒临灭绝，
情况非常糟糕。
“去年，灭蚊飞机飞过我们的小镇，

……喷洒了好几种致命的药……一下子
毒死了我们七只可爱的鸣鸟。第二天早
上，我们就在门前捡到三只死鸟。它们都
是些跟我们生活得很近、信任我们、在我
们的树上筑巢多年的小鸟。”奥尔佳在信
中悲愤地写道，“……所有的这些鸟儿死
去的样子都很吓人。它们的嘴张得大大
的，张开的爪子都痛苦地耷拉在胸口。”

奥尔佳希望卡森能利用她生物学家
和科普作家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
杀虫剂的使用问题，可卡森觉得给杂志撰
写文章警示公众或许最为有效。然而，编
辑们竟然都回绝了。那个时候，政府官员
和科学家都把滴滴涕当成化学上的奇迹
并为它欢呼；它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保
罗·米勒因此还获得了 1948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卡森思之再三，下决心写一本书。她
要让公众认识到，尽管滴滴涕曾经被认为

是“人类的救星”，但它和其他杀虫剂实际
上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杀手”，因而强效
化学制剂的使用应更为谨慎、更有节制。

她很快便开始行动：收集资料，实地
考察，调查访谈。起初，工作进展比较顺
利，她很容易就能从政府部门和图书馆得
到她想要的信息。但是，当官员们发现她
写作的内容后，就不愿意再合作了，还有
不少人试图阻止她的要求。
“我对杀虫剂的作用了解得越多，就

越感到害怕。我意识到这是一本书的写作
素材。”后来回忆起 1958年年初的日子，
卡森这样说道，“我发现，作为一个自然主
义者，对我非常重要的事物都受到了威
胁，在我所能做的事当中，没有一样是比
写书更重要的了。”

断断续续地写了 3年多，卡森终于完
成一部名为《人类与地球对抗》的书稿。编
辑建议把新书改名为《寂静的春天》，并在
1962年 9月将其推出。两周后，《寂静的春
天》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
首。一场巨大的风暴也随之降临：围攻和
谩骂都来了，从“煽情”到“歇斯底里的女
人”和“极端主义分子”，什么难听的话都
有；甚至，卡森的单身状况也饱受嘲笑和
挖苦。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
止这本书的发行，并指责书中包含了“荒
唐的错误”和“耸人听闻的推论”。

1964年 4月 14日，卡森因患癌症与
世长辞。1970年，美国设立环境保护署；
1972年，美国全面禁止滴滴涕的生产和使
用；同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召开了里程碑式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只有一个地球”第一次成为全人类的共
识。1980年，美国政府追授卡森美国普通
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
奖章。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致辞中
肯定了她的环保先驱者地位，称赞她“给
美国和世界带来的是一个觉醒的春天”。

卡森深刻洞察了技术和进步背后隐
藏的危险代价，并通过预言一种灾难性的
可能惊醒了整个世界，大大激发了人们的
生命意识和自然意识。就在去世前不久，
卡森还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警告：“合成化
学物质的污染已经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
的实验，而人类已经被迫成为这个特殊实
验的对象。”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恐怕已
有身陷其中、进入“角色”之虑了。

“生活就是读书，读书就是生活”，“读书是自
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当走进著名红学
家、书画家冯其庸先生的家时，对先生的话有了更
感性的认识。

冯先生住在北京东六环外一个叫张家湾村的
地方。二层小楼中一共有 6个书房，一楼两个，一
个主要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并兼做客厅；另一个
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二楼一个收
藏文学作品，一个收藏线装书和书画作品，一个收
藏西部和敦煌的文献，一个收藏历史类和红学类
书籍。记者拜访冯先生时，他正读一套 35卷本的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谈到读书治学之
道，88岁的冯先生娓娓道来，原定半个小时的采
访差不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识字是读书第一步

“读书要先识字。”冯先生解释说，“我说的字
不是你们现在学的简体字，是繁体字，甚至是比繁
体字更古老的古体字。”

冯其庸识古体字算是自学成才。初中时，偶然
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册《水云楼词》，该书著者蒋春
霖，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大词人。这不仅是冯其庸喜
欢读“词”的开始，也是他识古体字的开始。
《水云楼词》好用古体字，“开始我不认识，但

小孩子好奇心很重，上下文一联系，在多篇词作中
一分析，反复琢磨，也就慢慢认识了”。后来冯其庸
买到淮海词人丁至和的《十三楼吹笛谱》，也是一
本用了大量古字的书，更增加了他对古字的认识。
再之后，冯其庸在上海无锡国专读书，便经常

去福州路的书店找古书看，“那时候书店特别好，
可以在里面随便看书，想买就买，不买还能借回去
看。有一个温知书店，我和经理王兆文成了好朋
友，有时我看书太晚了就和店里的伙计一起搭个
铺盖睡在店堂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看书”。

冯先生说：“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没有中断，
靠的是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小
篆，再到隶书、楷书，一脉相承。虽然现在汉字
简化了，但古籍都是用繁体字记载的，如果不
认识繁体字，如何能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历
史传统、思想传统？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仅仅读
别人转成简体字的书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起
码大学文科设置繁体字课程，让文科学生都能
识读、运用繁体字。”

对个人来说，识繁体字是读书的第一步，对国
家来说，培养识繁体字的年轻人也极为迫切。冯先
生举例：“关于钓鱼岛争端，最近在美国、英国、日
本都发现了古地图，上面明确标识钓鱼岛属于中
国，钓鱼岛这三个字还没有太大变化，我们能认
识。但如果是其他繁体字，我们不认识的，那这些
重大意义的文献资料岂不是没用了？”
现在不仅台湾、香港地区，我国的周边国家日

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也都在读繁体字，难道将
来我们的历史文化要让他们来研究吗？文字都不
认识，传承就无从谈起。
冯先生又言：“有人说推广简体字是减轻负

担，但我看反而给年轻人增加了负担，学了一套简
体字，还得再学繁体字。其实学繁体字并不难啊，
我小学五年级水平，都能自学学会，年轻人学繁体
字肯定没有想象的艰难。”

读书要“横读”加“竖读”

“过去学科没有现在分得细，如果研究的领域
分得太细，可能难以产生通才式的人才。”冯先生
认为，学问之间是彼此关联、互相激发的。读书也
是一样的道理。搞文学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
文学，都会事倍功半。文学与历史，甚至还有哲学、
民俗等学科，本来就是共生共长，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如果不能全面涉猎，怎么可能发生联想，获

得精深的见解？
“所以，我认为学科可以越分越细，读书却该

越读越宽，惟其如此，才能融会贯通，才能更全面
地看世界、想问题。”冯先生说。
但读书若只求杂又难免泛泛、流于一般水平，

因此在书读“宽”之后还得读“专”。冯先生说自己
开始研究《红楼梦》时，也有些担忧：《红楼梦》研究
都有百余年历史了，能出新东西吗？后来他从历史
角度查曹雪芹的家世，查出很多史料，结合曹雪芹
家世的兴衰，再结合《红楼梦》的书、脂砚斋的评
注，写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读书不能只在书斋里做，还要从实践中求真

知。譬如冯先生对“项羽不是死于乌江”的评判，
他说，“《史记》里明确记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
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东城我实地去
了，在现在安徽省定远县境内，离乌江 240华里。
司马迁明明白白地讲‘身死东城’了，怎么能到乌
江呢？读书还要结合实际认真调查，历史真相才
会明白”。
冯先生说，读书既要连类来读，又要分类来读，

连类是读通史、综合史，是横读；分类是通读专史专
书，是竖读。“凡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不到之
处。我们取其独到之处而知其不到之处，取其独到
处，则只有所得，知其不到处，则明以谋补也。”

冯其庸：年轻人要多识繁体字
■本报记者李芸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 年生。
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红楼梦学刊》
主编等职。

他以研究《红楼梦》闻名于世。著有《曹雪
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
集》、《秋风集》等专著。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
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作出了成
就。近十多年，着重研究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
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支架取经之路的
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冯其庸还擅长于书
法和绘画，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
真正的文人画。

影响我一生的阅读，如果从治学上来说，
应该是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从那时开始我接
触古体字，认识古体字，是我后来阅读大量古
籍的基础。如果从写作上来讲，《古文观止》、
《唐诗三百首》、《古诗源》、《东莱博议》、《浮生
六记》、《西青散记》、《西湖梦寻》、《陶庵梦忆》
对我影响最大。从做人上来说，最重要的当属
《三国演义》、《水浒传》、《论语》和《孟子》了。
那时我夜以继日地沉浸在这些书里，有很多我
都能背诵。后来这些书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
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保存下来了。

我小学上到五年级，抗日战争爆发。我当时
生病有一个礼拜没有上学，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病好后我背着书包上学，忽然日本飞机在头上一
转，撒下来大批传单，拣起一看，上面印着“暴蒋
握政权，行将没落”。走到学校里，学校早已关门
了，老师一个也不见了，我只得转身回家。我书包

里还装着一本《三国演义》，是学校的图书，也无
法还了，这就成了我失学后的一本最佳读物。

从此，《三国演义》伴随我好多年，我读了一
遍又一遍，因为无书可读，只好反复读这本书，到
后来有许多段落的文字，许多人物对答的精彩语
言，许多回目，我都能背得出来。《三国演义》有些
半文言，但多读几遍也就没什么困难了，这培养
了我阅读古典小说、古典文学的兴趣。

后来我又借到了《水浒传》，看着真带劲。我看
的是金圣叹的评本，细读金圣叹的评，启发我边读
边品味。那时我很喜欢《水浒传》，它情节更紧张，它
讲的是对朋友要仗义、对自己的国家要爱护，对我
影响很深。《论语》我记不起来是如何借到的，但它
的“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等等这样的道理，成为我做人
的准则。《水浒传》、《论语》等很多书，我都是读到几
乎能背诵。 （本报记者李芸采访整理）

你知道大熊猫本叫猫熊吗？为什么大熊猫会
有六根手指？刚出生时比一根钢笔还要短的大熊
猫是如何长成后来的体态丰盈？在新近出版的
《中国宝贝大熊猫》，这些疑惑将一一得到解答。

四川卧龙是大熊猫的故乡，卧龙保护大熊
猫研究中心受到中外各界高度关注，来自国内
外的志愿者和游客络绎不绝。5年前，中国和平
出版社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作，为广大
熊猫迷们奉上了这本集科学性、趣味性、观赏性
与收藏性于一身的精美画册。

大熊猫的小百科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贵孑遗物种，也是世
界上最古老、最濒危、最珍稀的物种之一，被誉为
‘动物活化石’和‘中国国宝’。”西华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胡锦矗首先确立了大熊猫在生物种
群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与人类的亲密关系。
作为《中国宝贝大熊猫》的编者之一，庞旸

用“四性”———系统性、完整性、趣味性、新颖性
总结此书在内容上的特点。本书先从大熊猫的
进化史入手，介绍这位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
接着讲述大熊猫的形态特征与生活习性，大熊
猫的婚恋与繁殖、邻居和朋友，《中国宝贝大熊
猫》也都作了详细介绍，可以说是关于大熊猫的

一本小百科全书。
保护大熊猫和它的栖息地，可以使与大熊

猫共生的整个野生群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此，
大熊猫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旗
舰物种”。
《中国宝贝大熊猫》另一项新颖之处是此书

收入大约 300幅精美的大熊猫照片，有大熊猫
妈妈舔舐宝宝的母子情深照；也有野外大熊猫
慵懒地靠在树上，半吐舌头的“萌”照；还有大熊
猫大嚼竹笋的贪婪进食照……一只只憨态可掬
的熊猫随着书页的翻动也活灵活现起来。庞旸
介绍照片的来源：“一部分来自卧龙的大熊猫保
护、科研人员。他们长期与大熊猫朝夕相处，在
工作中随时随地用相机记录下大熊猫生动可爱
的形象，这是专业摄影家都无法替代的。”

还有一部分照片来自摄影家，庞旸提到冯玉
祥将军的女儿、国际知名的环境摄影家冯文真：“为
了拍大熊猫，她在卧龙整整待了两年。”还有著名大
熊猫专家胡锦矗、雍严格、黄万波以及北京大学大
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北京动物园等，都从各自的角
度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照片。

五年磨一剑

常言道，“慢工出细活”，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也颇为波折，应称其为“五年磨一剑”磨出的精
品。早在 2007年，中国和平出版社与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就签订了合作出版协议。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庞旸对那一天记

忆犹新。当庞旸拿着已完成的初稿与一位加
拿大的翻译学者在翻译合同上签字时，地震
发生了……
庞旸辗转与卧龙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卧

龙位于震中，损失很大，基础设施全部被毁。卧
龙的工作人员全力抢救，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与
熊猫的安全，但出书的事也随之搁置下来了。

卧龙的救灾、重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
面临的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于是，把这本书
编得更好，成为出版人对卧龙重建可以作、应该
作的贡献。在对原有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改完善
的同时，此书编者还加进了地震中、地震后的大
熊猫，以及保护区重建等新的内容。

重提出版是在 2010年夏天，地震后，卧龙
大熊猫都被“寄养”在碧峰峡和其他地方。卧龙
的重建工程在紧张进行，往返卧龙的途中常会
遇到滚石、泥石流，既艰难又十分危险。中国和
平出版社决定将出书的时间再推迟，待重建工
程基本完成、“熊猫回家”的时候，再将此书作为
对历经灾难的卧龙的献礼。

胡锦矗认为《中国宝贝大熊猫》一书的出版
虽历经坎坷，但终于与读者见面，正如卧龙大熊
猫保护研究基地的重建，“终于把一个更大更美
更先进的新卧龙还给了祖国人民，而《中国宝贝
大熊猫》也恰如新卧龙一样，浴火重生！”

人人都爱大熊猫
姻本报实习生贡晓丽

《中国宝贝大熊猫》，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编，中
国和平出版社 2012年 8月出版

“春天”的觉醒
姻尹传红

书里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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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
退》，王石口述、时代记录整理，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12年 8月出版

一本好书诞生的背后，往往很
有“故事”；同时，其影响所及，也贯
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科
普作家尹传红主笔的新栏目“书里
书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故事。

开栏的话：

阅读分享

蕾切尔·卡森

“《三国演义》伴随我多年”

学者探讨非正式出版文献法律界线


